《琵琶行》开课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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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叙事诗如何教？这是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以读代教，以写促读，深挖意象，细品语言······在过去几年的教学经验中，《琵琶行》的课堂教学，或以三次琵琶弹奏为核心，品读精妙的音乐描写；或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入手，解读诗人和琵琶女的形象和身世遭遇；或沿着叙事与抒情两条脉络，探究中国古典叙事诗的诗歌特性。虽不好说这些尝试是全然失败的，但总觉得每次上课只是为学生揭开了文本的冰山一角，并没有真正引起他们对这首诗的兴趣，更遑论多度多看多写的兴趣。课堂某种程度上成了教师的“自嗨”舞台，学生则被“全文背诵默写”折磨得苦不堪言，诗歌的魅力被消解了。
如何让一首优美的长诗免于被课堂提问肢解得支离破碎？诗歌的解读或许也需要“整体感”，基于这种想法，我尝试再次进入小序和文本，寻找那个可以撬动全篇的“支点”。这首诗的核心究竟是音乐还是两个“沦落人”的相遇？这次相遇为何产生了能够打动历代读者的力量，它究竟动人在何处？音乐的表达已经足够动人，为何两个知音之间还需要长篇大段地自叙身世？沿着这些问题，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原点”：小序与诗歌中那点微妙的差异。诗人在小序中自称“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然而诗歌第四段的浔阳生活自叙却分明揭示了这是诗人自我欺骗的假象。这层假象是如何突然破碎的？诗中浓墨重彩描写的分明是琵琶女的第二次弹奏，为何第三次弹奏的曲子才是与这首诗同名的《琵琶行》？知音的共鸣“点燃”了音乐和诗歌的双重伟大创作，琵琶女和白居易是如何确认对方是知音的？《毛诗序》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人类是如何通过音乐和语言进行“对话”，看到了语言是如何弥补音乐在沟通中的“不足”。
语言和音乐各有各的不足，而课堂何尝不是缺憾的艺术？这节课我是否仍然在以自己的思维把控课堂的走向，“控制”学生的思考方向？作为一节诗歌阅读课，这节课是不是少了些朗朗的读书声？也许“不足”永远都会存在，但我们希望每一节语文课都能在不同的“不足”中，找到语文教学应有的“进化之路”。
